
一 从没见过这么问路的

这天是新生入学的第一天。南京正值盛夏，天气十分炎热。

阿毛穿着一件 栽恤，露出毛茸茸、黑漆漆的双臂，一把推开 愿
舍源员源，张嘴喊道：“弟兄们好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不明飞行物向他飞过来，不由分说地落在他刚

好张开的嘴唇上。

他一把将它抓下来，说：“刚一见面就给我来个飞吻，是什么东

西对我如此热情？”

抓下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只肥胖硕大的蟑螂！

坐在床上正在精心打理脚丫的大臀以及坐在床上边吹风扇边翻

一本杂志的小胖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小胖边笑边说：“这只蟑螂还是海归派，学会了西方人的那套作

法，见面就接吻！”

从此，阿毛与 源员源的蟑螂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时常见他伸手在黑

漆漆的被窝里面摸索，然后，朝地板上狠狠地扔出一只膘肥体壮的

蟑螂。

源员源的蟑螂也日渐旺盛，时常见蟑螂在宿舍里耀武扬威地飞来飞

去。小胖说，这都是阿毛惹的祸，天天晚上与蟑螂睡觉，蟑螂能不

人口膨胀吗？这让阿毛有口难辨。

当天晚上，源员源宿舍的第一个卧谈会就是围绕着蟑螂展开的。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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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是由小胖引起的。

小胖问了一个很深奥的问题，他问，怎样分辨蟑螂的公母呀？

阿毛说，这容易，干脆逮两只蟑螂，将它们关在一起，几天后

如果还是两只蟑螂那就说明它们是同性的，如果多于两只，那就说

明它们一公一母。

如果只有一只蟑螂呢？小胖继续不耻下问。

这也容易，将它扔进阿毛的被窝，几天后如果还是一只蟑螂那

就说明它是公的，如果多于两只那就说明它是母的！波仔接口说道。

阿毛恶狠狠地叫道：“波仔，我要阉了你！”

这是阿毛用来表示愤怒最经常的方式，他知道现在的男性一个

个对下半身超乎寻常地关心，于是，在最愤怒时，他就说“载载载，

我要阉了你”，他自认为这是对男性最残酷的惩罚。

大家正在说笑之际，门开了，郑合进来了。郑合来自偏远的湖

北山区，乘火车刚到南京。风尘仆仆，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奔波，

又困又乏，他往床上一倒，合衣便睡。

从第二天起，形形色色的推销员比宿舍里的蟑螂还多，还热情，

纷纷光顾源员源宿舍，其中绝大部分是大三、大四的老生，每年新生

入学的时间就是老生们勤工俭学的黄金时间。新生一个个像第一次

走出森林的小鹿，对大学里的一切都毫无所知而又道听途说，充满

幻想，即使是一堆臭狗屎，只要老生说这对大学生活非常有用，他

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以半个月的生活费将它买下。

当然，新入学的 源员源宿舍的哥们儿也不例外。在一位老生热情

洋溢的鼓动下，他们每人买了源园个练习本，因为这个戴眼镜、看上

去一脸真诚的家伙说他是学生会学生服务部的部长，专门为新生提

供学习用品，大学课程很多，有四五十门，高中时每门课都要有专

门的练习本，大学也一样，所以，同学，你们每人最少要买源园个练

习本，这是学好大学课程的必需品。这源园个练习本后来被小胖、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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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塞到床下让老鼠做窝去了。再后来，毕业时，拿到跳蚤市场上免

费送人了，因为他们发现，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做

练习，用不着练习本，随便撕一张纸（即使是手纸也行）写上自己

的学号和姓名就行，因为大学老师布置练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

练习而只是为了点名。

接着，小胖阿毛和波仔每人用 源怨郾怨元的价格买了一个计算器。

三人都非常高兴，因为那个老生要价 缘园郾园元整，少一个子儿也不

行，结果合三人之力，终于以 源怨郾怨元成交，临走时，那个老生一脸

哭丧相，说，师弟，你们可真厉害！刚进校就这样厉害，下一届的

新生可惨了！结果，当天晚上当郑合和大臀从湖南路夜市归来，以

远郾怨元的价格买回一模一样的计算器时，三人仰天发出阵阵惨叫。

就在这时，又进来一个人，满脸堆笑地问有没有从浙江奉化来

的同学。阿毛说他是。那人立刻一把抱住阿毛，大叫“老乡，大学

三年终于碰到了一位老乡”！于是，阿毛与他嘴里像含了一个大萝卜

似的，用家乡话聊了起来，临走时，他极为不好意思地向阿毛借三

百块钱，并且一再强调：“见面就借钱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保证明天就

还你！”阿毛说：“多久还都没关系！”

结果，阿毛的老乡真听阿毛的话，到现在这三百块钱都没还，

不但没还，而且杳无音信。不久就有保卫处通知新生提高警惕，校

园内有人打着老乡的幌子专骗新生的钱。

大家终于见识了大学校园的丰富多彩，同时也坚定了信心：“看

来大学校园真的能锻炼人！”

就在大家对随时都有可能窜进宿舍的老生感到恐惧时，他们接

学校通知，从后天开始，对新生进行残酷的军训，历时一个月。于

是，小胖动员大家抓住时机，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，一块儿逛超市进

行大采购。由于刚开学，彼此都不太熟，都保留着一分矜持，几分

戒备，并且时值中午，外面的阳光明晃晃跟匕首似的，躺在床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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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不动都流汗，冲凉水澡都冲得汗流浃背的，所以没人愿意同去。

小胖只好一个人出去了。

下午三点，小胖提着满满两大袋吃的东西，进入校园，尽管脸

蛋晒得跟猴屁股似的，两只贼眼还是滴溜溜四处乱转。只要看见前

面有婀娜的背影，尽管手中的东西很沉，尽管头顶的日头正毒，他

还是紧赶几步，务求从正面欣赏才甘心。

欣赏的结果大多令他失望，大多是魔鬼的身材加上恶鬼的脸蛋，

背影看上去聘聘婷婷，面部五官却不是个性张扬就是繁星满天，只

宜远观不宜近赏。结果，累得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。

就在他心灰意冷之时，前面又出现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背影。他

对自己说：“如果左半边脸上的汗珠先滴下来就赶上去看看，如果右

半边脸上的汗珠先滴下来就不去看了！”

为了公平，他站住，让脸上的汗水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静静地

流。然而，一停下来，汗水似乎也就停了。眼看着前面那个美丽的

背影渐行渐远，小胖急了，当机立断，用左手食指在脸上从上往下

一划，刷！汗珠顺着就流了下来。

好的，左半边先滴的！这是天意，天意不可违！小胖赶紧撒腿

就追。

追上背影，扭头一看，小胖顿觉这番辛苦值！还是古人没有骗

咱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！

这女孩一头长发，自然地披在肩上，鸭蛋脸，大眼睛，五官搭

配和谐，运用分析的方法，这女孩每一部分都很普通，但是，运用

综合的方法，这女孩由多部分的普通组合成了整体的不普通。虽然

算不上倾国倾城，然而已经达到漂亮的国家标准线了。

“同学，麻烦你一下好吗？”小胖礼貌地开口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女孩扑闪着大眼睛，惊讶地问。

“我是晕杂大学的，来看高中同学，请问你知道八舍在哪儿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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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胖真诚地望着女孩，趁机冠冕堂皇明目张胆地盯着女孩白净光洁

的脸蛋看个够。

“我是刚入学的新生，不过，我碰巧知道八舍在哪儿。你沿着这

条道往前走，在第一个交叉口左拐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走过开水房

你就可以看见八舍了。”女孩边说边用手比划，非常热心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这太复杂了，比解方程还复杂，我没听明白。”小

胖挠挠头，作出一副青涩少年的样子。

“这很复杂吗？很直接的一条道呀！”女孩不解地问。

“我这人就怕记东西，特别是地名，方向感不强，说出来不怕你

笑话，我现在连东南西北都没整明白。要不，干脆麻烦你一下，你

带我去一趟好吗？”小胖可怜巴巴地求道。

“好吧。”女孩无奈地同意了。

很快就到八舍，就在女孩转身欲走之际，小胖赶紧开口：“哎

呀，这东西真沉，一路提来，我手指头都勒紫了，而我那同学住在

四楼，真是要命———同学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干脆送佛送到西，你能

不能帮我拎一袋到四楼？”

女孩看了看小胖的手———确实变了颜色，又看了看小胖可怜巴

巴楚楚动人的脸，心一软，咬着嘴唇，又点头同意了。

于是，小胖和女孩一人提着一袋食品爬上了四楼。

来到源员源门前，小胖将手优雅地向前一伸，极为绅士地说：“同

学，我的宿舍到了，要不进去坐坐？”

这时，女孩才发觉上当了。

“怎么，不敢？”

女孩将头一仰，冷哼一声：“你也太小看本姑娘了！有什么不敢

的！”说罢，女孩昂首挺胸跨进源员源。

宿舍里的人正躺在凉席上，穿着小裢衩，上身赤裸，吹着电扇。

见进来一大姑娘，吓得郑合慌忙一把抓过扔在脚边的床单，将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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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了起来。阿毛惊慌失措之下，随手抓起放在床头的长裤在胸前绕

了一圈，这样子就像围了个胸罩似的，此处无银三百两，特别滑稽。

女孩捂着嘴，双肩乱颤地笑了起来。

一个大姑娘站在面前，让大家十分尴尬，手没地方放，脚没地

方摆，就连目光也不知投向哪里才好。大伙只好盯着自己的手指甲，

翻来覆去地仔细把玩。

小胖给女孩拉过来一个凳子，请她坐下。

“怎么都这么拘束呀，我就纳闷儿了，到底是她是女生还是你们

是女生？”小胖对大伙的表现很不满意。

小胖这么一说，郑合更感尴尬，简直如坐针毡。

“大家都请勇敢地抬起头来，别害羞呀，其实都是一家人。我来

介绍介绍，这位是我女朋友！”小胖一指女孩，极为大方地说。

“闭嘴！谁是你女朋友？你是谁呀？我会这么没品位没眼光吗？”

女孩又羞又气又急，冲小胖嚷嚷。

“有理不在声高，理亏的人总喜欢在声音上压倒对手。”小胖一

副与世无争、居高临下的姿态。

“别听他胡说，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！”女孩冲半躺在床上的几

位解释。

“谁信呀？不认识我你给我送这两大袋东西干嘛？不是我女朋友

你非赖着送我回宿舍干嘛？”小胖受了极大冤枉似的接连反问。

“你⋯⋯你⋯⋯”女孩气得牙关紧咬，瞪着小胖，浑身哆嗦，说

不出话来。

“黑夜给了你黑眼睛，你却用它来翻白眼———我怎么啦？别这样

激动，在大伙儿面前你千万得控制感情，注意影响！”小胖一脸严

肃。

“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！”女孩呼地一下站起来，

声嘶力竭地冲小胖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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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女孩真生气了，小胖赶紧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换上一副

“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”的形象：“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过开

个小小的玩笑而已！”

“这还是小小的？玩笑有你这么开的吗？”女孩怒气未消。

“你看他们在你面前多尴尬，”小胖一指郑合，“我这不是想活跃

活跃气氛嘛！”

“你这是活跃气氛还是制造紧张气氛？！”

“人民内部矛盾而已，没这么严重吧？我这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

的错误了吗？我改还不行吗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总得给我一

个改正的机会吧———毛主席说过，做错了不可怕，知错就改还是好

孩子。”

就这样，在小胖有理无理三棒子的死缠烂打下，女孩终于怒气

消去，重又坐下。

“你是哪个专业的？”小胖趁机转移话题。

“港口航道。”女孩冷冷地答。

“这么巧？！我也是这个专业的！”小胖惊喜地叫道。

“你这句话对人文院的女生也说过吧？”女孩嘲讽地望着小胖。

“这你就不对了，你犯了经验教条主义错误。我刚才是骗了你，

但并不代表我现在也在骗你呀。不是我说你，以老眼光看人不好！

不知制造了多少历史悲剧，这不悲剧今天在我身上重演———这让我

很寒心呀，同学！”小胖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

女孩没理他，用目光向郑合探询。

“我们确实是跟你一个专业。”郑合红着脸说。

女孩点点头：“那你们是哪个班的？”

“三班。”郑合回答。

“呀，我也是三班的！”这次轮到女孩惊喜地大叫起来。

“是吗？这么巧！班主任是蔡老师？”郑合兴奋地进一步确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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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，蔡老师，听说是从天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”女孩同样兴

奋地说。

“呵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原来是一家人呀！”小胖也很兴奋，同

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，自我解嘲地说，“看我猜得多准！一开始我不

就说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你当时还不承认，以为我占你便宜，这不，

事实给了你一记响亮的耳光！”

“你是不是觉得特冤？”女孩笑吟吟地问。

“谁说不是呀，比窦娥还冤！实话告诉你，我当时说你是我女朋

友，我那是违心的！我是抱着牺牲我一人，幸福十几亿的大无畏精

神说的———我不受苦谁来受苦，我不下地狱谁来下地狱！”小胖这小

子又来劲儿了。

“那好，我明确地告诉你，本姑娘就是当尼姑也不可能做你的女

朋友，现在你放心了吧？现在你长出一口气了吧？”

“这是什么世道呀！大家都看见了吧，我刚才为她做出了那么大

的牺牲承认她是我女朋友，万万没想到她一旦达到目的马上就御磨

杀驴，最毒妇人心呀，我不活了———”小胖说话之际奔到床边，一

把抓住郑合的手，“郑合，别拉着我，谁也别拦着我，我说过我不活

了！”

我们都忍不住笑了，女孩也笑得弯下了腰。小胖见达到了目的，

心满意足地开始收拾刚买的两大袋东西，给女孩打开一听可乐，撕

开一袋瓜子，说是向女孩负荆请罪。

见有吃的，民以食为天，纷纷起来，围在一块儿边吃瓜子边聊。

“刚才他叫你什么？”女孩问郑合。

“郑合呀，挺有名儿的一作家———我说的是预计———现在还在为

处女作而奋斗。”小胖抢着回答。

“既然你是未来的作家，我叫你才子好了！”女孩随口而说。

“郑合，我要是你，我就叫她佳人，才子配佳人嘛！”小胖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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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快。

“又在喷粪！实在忍不住我教你一招———嚼自己的舌头！”女孩

脸色绯红地训斥小胖，接着，转头对郑合说：“那我不叫你才子了，

叫你菜籽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叫都行，不过是个符号而已。”郑合红着脸说。

“得，我随口那么一说，有人还当真了，你真以为自个儿是佳

人？我说的是‘家人’———太难看只好藏在家里的人！”小胖又逮住

了机会。

女孩转过头问阿毛：“这个死胖子怎么这么贫呀，他是不是对谁

都这样？”

“对，他是饿狗座，逮谁咬谁———跟他这种人你就不能当真，跟

他斗无论怎样结果都一样：吃亏的总是你！”阿毛好心地提醒女孩。

见阿毛对他如此高的评价，小胖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。

“为啥吃亏的总是我？”

“你想想，就算你把他打败了，人家会说你比饿狗还狠；你如果

被他打败了，人家会说你连饿狗都不如；你如果和他打成个平手，

人家会说你和饿狗一样———是不是吃亏的总是你？”

女孩捂着嘴大笑起来：“妙论妙论！”

这时小胖才明白不是在夸他，向阿毛恶狠狠地扑过来：“我让你

见色忘友！我让你见色忘友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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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八舍有个牛圈

当天晚上，举行新生见面会。

新生见面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自我介绍，互相认识认识。

介绍以宿舍为序。在男生宿舍中，源员源宿舍排在最后。源员源名义上住

着八个人，实际上只有五个，这话符合逻辑，因为有三个家在本市，

几乎没在宿舍呆过。

源员源的长期居民有：员号床阿毛，圆号床大臀，猿号床波仔，缘号

床小胖，远号床郑合。外加与他们同床共枕朝夕相处四年的无名兄

弟：蟑螂晕只，老鼠晕窝。

轮到源员源宿舍了。员号床阿毛第一个上台，他笑嘻嘻地露出一嘴

东倒西歪的牙齿，大声说道：“姓名：毛大奇；性别：都说我是男

的；血型：蚊子知道；家庭出身：贫下中农。别看我貌不惊人，处

世低调，但是蒋介石见我都激动得两眼泪汪汪。”说到这里，扫视一

周，故意停顿。

见众人一脸疑惑地望着他，他旋即悠悠地接着说道：“因为我是

他的老乡。”

台下一阵大笑。

阿毛高声继续说道：“以后大家不要像老蒋那样对我客气，我是

农民，大家叫我农民伯伯好了！”随即，潇洒地一甩头，头皮屑如梨

花般絮絮飘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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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毛长一身百年难得一见的好排骨，他的身上，除了骨头就是

皮，除了皮就是外面的空气，绝对没有肉，摸他一把晚上肯定要梦

见饿死鬼。马瘦毛长，或许是为了补偿，阿毛身上汗毛茂盛，郁郁

森森，苍蝇落上去准以为进了国家森林公园。碰巧他姓毛，于是大

家叫他阿毛。不知是不是体毛过多造成的假象，还是本就如此，阿

毛皮肤特黑，往煤炭上一坐，不穿衣服的话，锅炉师傅可能会直接

把他扔灶膛里。

然而，与阿毛那嘴东倒西歪的牙齿比起来，他的皮肤应归入白

嫩一级。他的那嘴牙齿用小胖文绉绉的话来形容就是：层峦叠嶂，

沟壑万千。穿梭其间的舌头一不留神也会迷路。不过与他的被窝比

起来，他的牙齿又称得上明牙皓齿了，记不清他什么时候洗过脚，

也记不清他什么时候洗过澡，更记不清他什么时候洗过被套，他的

名言就是：“洗脚不如洗澡，洗澡不如洗被套，洗被套不如不睡觉。”

刚巧那段时间南京电视台在重播“七龙珠”，里面有个五天洗一次澡

的老头子“五天老师”，于是，大家就叫他五天老师———其实这个外

号委屈他了，应该叫他“五千老师”才合适。

接下来是圆号床大臀。真名苟志伟，安徽安庆人氏。由于长期

劳作，大臀长了一身健硕的肌肉，臀部尤显肥大，更为难能可贵的

是，他胸口小时候烫了足有他屁股那样大的一块伤疤，这使得他看

起来好像刚弃匪从良不久。他颇满意这效果，他说：“伤疤是男人最

好的勋章！”于是经常穿着胀鼓鼓的大裤衩露着胸膛四处炫耀。

然而，大臀在 源员源扬名立万不是靠他胸前的伤疤，也不是靠其

尊臀，而是靠他的“三绝”：鼾响、屁多、脚臭———打鼾地动山摇，

放屁撒心裂肺，脚臭惨绝人寰。更让人咋舌的是，每次脱鞋之后、

穿鞋之前，他都要将鞋凑到鼻子跟前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一脸地陶

醉！他最经典的动作就是坐在床上，鼻尖与脚尖针锋相对，手指一

遍又一遍地在脚趾缝里面摩梭，谁都怀疑他手指被脚趾传染了脚气。

１１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猿号床波仔，正宗广州猛男，肌肉异常发达，即使穿上衬衣，一

块又一块的肌腱也是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红墙来”，知道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这句诗吗？这描写的就是波仔

的肌肉。特别是胸部，于是，“波仔”雅号由此得名。当小胖从单身

汉队伍中光荣叛变后，波仔便迷上了锻炼身体。这是后话。

波仔外表威猛如斯，实际上内心柔情似水，这从他喜欢看港台

那帮小女人儿写的言情小说可以看出来，常常一个人看得泪眼汪汪，

哭成一泪人儿。然而，在女生面前，波仔却和郑合差不多，极为内

向，三棍子也砸不出个闷屁，在男生面前，他却能巧舌如簧，口吐

莲花。

他在台上的自我介绍又引起台下的一片大笑。他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本人大名夏强，身高近两米，不过那得四舍五入，实际身高 员郾远缘
米；都说我帅得吓死人，我在这里郑重声明：这是说谎！我帅得吓

人是客观事实，但是目前还达不到吓死人的境界———不过，这是我

的奋斗方向！”

缘号床小胖，江苏南通人。他姓谢，他老爸当初想女儿想疯了，

于是，男取女名叫他谢凤一，大伙儿叫他谢一凤，实际上是叫他

“泄一粪”。一见面阿毛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拷，我一直纳闷儿

我为什么这么瘦，见到你我总算找到答案了！”一见小胖，郑合的第

一反应就是立刻去再次核实一遍床号，当确信小胖在下铺之后郑合

才长出一口气，否则，就他这重量（都不好意思告诉各位他到底有

多重，惟一可以透露的是，他平均每学期去管理站报修床板一次）

郑合晚上敢睡着吗？

小胖个子不高，浑身上下圆滚滚的，不过，还别说，他的体型

倒很标准———标准的垃圾桶型。他不知为何这么胖，好像连指甲缝

里都是肉，脸上也像涂了一层猪油似的，于是，他的额头看起来格

外光亮，他一再宣称伟人的额头都这样。如果没有两丛眉毛的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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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都会以为他压根儿就没长眼睛；当然，最能让人过目不忘的还是

他的将军肚，他的脚尖挺可怜的，估计他的眼睛至今还不知道脚尖

长啥模样吧？

远号床便是郑合，站在讲台上，他明显感到紧张，他低垂着脑

袋，不敢朝台下看，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：“我叫郑合。来自

湖北省巴东县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。”说完，便急匆匆以逃的方式

走下讲台，鞋带不知什么时候松散了，他不知道，下讲台时，左脚

踩在右脚的鞋带上，一个趔趄，向前疾速扑去，扑向第一排桌子。

桌子后面的同学还来不及反应，就被桌子推着上身后仰，夹在前后

两张桌子的中间。慌乱之中，郑合双手一把抓住那位同学的肩膀，

脑袋由于惯性，直直地顶在同学的胸口正中。

“你⋯⋯你⋯⋯你放手！”

郑合慌忙松开手，抬起头一看，脸刷地一下就像泼了一盆猪血

似的，竟然是下午被小胖骗到宿舍的那个女孩！

“对⋯⋯对⋯⋯对不起！”郑合结结巴巴地道歉。

“吓死我了———你没事儿吧？”女孩儿一手扪胸，关切地问。

“我没事儿⋯⋯没事儿⋯⋯”郑合一迭声地说。傻傻地站着，他

想进一步表示一下歉意，可是又不知如何表达。

“没事儿你就回座位吧———该我了！”女孩提醒他。原来 源员源宿

舍苑、愿号床的同学在家里还没到校。

“哦———好的好的⋯⋯”这时，郑合才发觉别的同学都在盯着

他；有的女同学用手捂着嘴吃吃地笑，他的脸更红了，又红又烫，

足可以爆玉米花了。他赶紧向座位走去，谁知，裤子口袋挂在了桌

角上，一迈步，只听见“噗哧”一声，裤子被撕了足有 源员源那只最

强壮的老鼠的尾巴那样长的大口子。

“同学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没伤着肉吧？”女孩正好走到郑合

身边，弯腰察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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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合赶紧用手死死捂住口子，不让女孩看。因为暴露的国土实

在太多了。以最快速度蹿回座位。

小胖给郑合扔过束一卷透明胶带，郑合将大半个身子埋在桌子

下面，用透明胶将那个大口子胶上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胶了两层。

这时，女孩已经在作自我介绍。

她落落大方地拿起一支粉笔，在黑板上极为用心地写下了三个

字：郝馨韵。

然后，转过身，甜甜一笑：“字写得像小孩子，不过，我将这当

作是我的不多的优点之一———这至少证明我还很年轻。”

郑合耳热心跳地听着，下巴死死顶在桌子上，不敢抬头看馨韵

一眼。

自我介绍结束之后，接下来是竞选班委，结果，馨韵全票当选

团支书。

回到宿舍，小胖一脸坏笑地一拍郑合肩膀，一竖大拇指：“高！”

阿毛也一拍郑合肩膀，一竖大拇指：“高！实在是高———精心策划的

吧？”

“不是⋯⋯不是⋯⋯”郑合慌忙辩解，脸涨得通红。

“急了！呵，急了！我看也不像是精心策划的———中国目前还没

这么好的导演！”小胖说。

“不管怎样说，兄弟，你今儿可赚大了，要是我，我将一个星期

不洗手，每天嗅一嗅；一个星期不洗头，每天让宿舍的哥们儿嗅一

嗅！”阿毛一脸羡慕。

通过源员源宿舍各有千秋、搞笑功夫超一流的自我介绍之后，班

上其他男生纷纷由衷感叹：“牛人！源员源住的一个比一个牛！”

隔壁宿舍由此赠送源员源一个外号：牛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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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从没见过这么有趣的军训

残酷的军训开始了。虽然残酷，然而，有苦趣也有乐趣。

乐趣之一就是看小胖走正步。看小胖走正步比看赵本山的小品

还搞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的手脚都挺规矩的，只是走不到一分钟，

他的小手就越甩越快越甩越快，脚步也越来越匆忙越来越慌乱，不

一会儿，就手脚同边儿了。教官不知为此费了多少心思，都没啥效

果，最后，实在没招，命令小胖第二天左脚穿皮鞋右脚穿球鞋，对

小胖进行单独特训，口令也从“员圆员”变成了“皮鞋球鞋皮鞋”。于

是，小胖走正步成了军训场上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。

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在进行成果汇报表演时，排长还是不得不命

令小胖向他写肚子疼的请假条。

军训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来自天南海北的教官们用五花八门的方

言喊出五颜六色的口令。其中，最为有趣的是训练郑合所在排的教

官，像鹅一样将脖子向前一伸一伸地喊： “鱼———鹅———鱼———

（员圆员）”，“鱼鹅相似（员圆猿源）”“鱼鱼鹅鹅相相似似（员员圆圆猿猿源源）”。小

胖和阿毛一直在刻苦地学习，随时地模仿。一次走正步时，小胖再

一次手脚同边儿，教官大为恼火，问小胖叫什么名字，小胖“啪”

来了个标准的军姿，大声回答：“报告排长，鹅叫蟹凤鱼（我叫谢凤

一）！”

同学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教官大声吼道：“不准笑！谁笑罚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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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五十个俯卧撑！”

此言一出，笑声立止。对这个效果教官颇为自得。就在他转过

身，再一次为小胖示范手脚的先后次序时，“噗哧！”阿毛越想越好

笑，终于不可抑制地笑出了声。

“你！”教官双目喷火地一指阿毛，“出列！五十个俯卧撑！”

阿毛老老实实出列，在太阳的炙烤下开始做俯卧撑。

“鱼、鹅、相、似⋯⋯”教官大声计数。

数着数着，不知在什么地方数窜了。于是，教官问阿毛：“做了

多少了？”阿毛可怜巴巴地仰起乌黑发亮、汗珠滚滚的脸庞：“鹅吃

鱼！（二十一）”此言一出，阿毛立刻双臂一软，笑瘫在灼热的水泥

地板上。

经过军训一个月的洗礼，阿毛更黑了，郑合好几次听见隔壁宿

舍有人在电话里向高中同学炫耀他们住在留学生公寓，因为 源员源就

住着一位非洲黑哥们。

在整个军训期间，郑合没有哪一晚上没有失眠。在高中为北大

苦苦奋斗了四年，最后因为数学刚考了 员园园分而功亏一篑，尽管如

此，他还是考了令人咋舌的 远圆园分，正因为他高出一类线近 愿园分，

这所学校才从第二志愿中把他收留。高考失利的阴影缠绕着他，让

他寝食不安欲罢不能。然而，更让他焦虑不安、心急如焚的是他能

否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？昂贵的学费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得他喘不过

气来。

郑合老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条件非常不赖：穿衣基本靠纺，吃饭

基本靠党，致富基本靠抢，娶妻基本靠想；照明基本靠油，耕田基

本靠牛；交通基本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吼，治安基本靠狗，取暖基本

靠抖。为了供他读书，家中早已一贫如洗，债台高筑，姐姐和妹妹

甚至小学没毕业就辍学。他入学交的学费是父亲卖掉他和老伴预备

老后睡的棺材凑的。报名之后，剩的生活费不足五百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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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的失利、生活的艰辛像两把很钝的刀子，在一点一点地切

割他的脖子，脑袋掉不下来，然而疼得要死。无论怎样努力也睡不

着，听着小胖悠然的鼾声，大臀粗犷的屁声以及阿毛的梦呓，急得

郑合满头大汗，后来他记得书上曾经说过，数数有助于入睡，于是，

他从员开始数，这招还真灵，当起床铃响时，他居然很清楚地记得

他数到了源愿愿远猿。连续失眠导致他眼睛充血，整天呵欠不断，精神萎

靡不振，照这样下去，他似乎不用为学费担心了，因为过不了多久，

他肯定会病倒从而休学。

郑合决定要改变这种状态。他偷偷地买回一瓶二锅头，塞在枕

头下面。睡不着的时候，就喝一口。他不能喝酒，一口就醉，正好

可以在醉意朦胧之中沉沉睡去。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，他将脑袋蒙

在被窝里面喝。然而，阿毛还是敏锐地高声问道：“谁在喝酒？”将

郑合吓了一跳。幸好，大臀羞涩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放了一个

屁！”

从此，郑合不必蒙在被子里面喝酒了。每当郑合拧开酒瓶，阿

毛就要大声喝问：“大臀，你能不能少吃点儿？”小胖也极有探索精

神地提示：“大臀，你的屁都是一股酒精味儿，你的尿该不会就是二

锅头吧？”大臀极为谦虚地承认他也不知道，并诚恳地邀请小胖明天

去尝尝。

军训结束不久，馨韵就打电话过来，问谁是特困生，郑合说他

是。馨韵告诉郑合，特困生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，由学校出面担保，

工作后三年内还清就可以。一听这话，郑合看到了一线希望，赶紧

说：“我要贷我要贷———什么时候？”

“你真的要贷吗？如果没到非贷不可的地步，我劝你就别贷了，

毕业时学校会扣下你的毕业证，并且贷款要利息的。”馨韵好心地劝

他。

“我真的要贷———什么时候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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